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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梅娘1916年出生于海参崴，上世纪40年代初在华北

沦陷区文坛脱颖而出。随后却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直到上世
纪80年代末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重新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百
家行列。不过，相对于她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梅娘至今并没有获
得应有的评价，对于她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也还没有充分展开。

2013年5月7日，一生命运坎坷的作家梅娘微笑着告别了
这个世界。她以自己出众的才华赢得读者的广泛尊敬，更以豁
达胸怀、坚韧品格令人肃然动容。我个人以为，对于这样一位
具有独特艺术个性、丰富思想修养和健朗精神品格的作家应
该进一步加强研究。

一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上世纪初在海参

崴担任中东铁路货运主任。他在长春本有家室，梅娘的母亲是
他当时新结识的一位女子。他们相爱并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孙
嘉瑞，寄寓父母珍爱之情。后来孙嘉瑞发表小说时，为寄托少
小失恃的身世，自取笔名梅娘。

梅娘两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随孙志远一起回到长春。孙
家正室夫人出身豪门，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对丈夫另结新欢
表面上并没有显出任何不满，心底里却视梅娘母女为眼中钉、
肉中刺。时隔不久，她就趁孙志远外出忙于修建铁路的空当，
用“极其隐蔽、阴险的办法逼走了”梅娘的母亲（梅娘《我的青
少年时期》）。之后，正室夫人为了笼络丈夫，极力装出关心梅
娘的样子。但是装毕竟是装，“梅娘从她的眼里，看出了对自己
的仇恨”（孙红萍《又见梅娘》）。从小失去母爱的梅娘，在这样
一位女人的监护下生活，变得小心而懂事，成为一个早熟的、
多愁善感的孩子。

孙志远因为梅娘从小失去生母，对她格外疼爱。她4岁时
就开始为她请家庭教师，辅导学习经史典籍和英语、数学等新
知识。幼年的启蒙开阔了梅娘的思想视野，为她日后从事写作
打下良好基础。1930 年春，梅娘 14 岁的时候直接插班进入吉
林省立女中初中三年级。入学时，她以一篇500字的《话振兴女
权之好处》让主考教师大为震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占领东北，到处混乱不堪，梅娘辍学回家自修。1935年秋，
梅娘19岁，又插班进入吉林省立女子师范高中部。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的文学领路人——语文教师孙晓野。

孙晓野学识渊博，对梅娘的文学才华极为赞赏，给予她多
方面的点拨与帮助。1936年，孙晓野将梅娘平时的作文整理成
册，取名《小姐集》，交由益智书店出版。这部小说处女作的问
世，使梅娘成功跻身于当时文坛。《小姐集》问世不久，父亲孙
志远因长期抑郁去世，梅娘在家里的处境更加艰难。

幸亏父亲生前好友张鸿鹄鼎力相助，梅娘得以在1937年
赴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学习。家政系课程不多，梅娘有充
裕的时间阅读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的文学经典，这极大丰富
了她的文学经验和想象。同时，身处异国他乡，梅娘也深切体
会到作为一个弱国国民的痛苦与悲凉。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她
的创作，使她的小说逐渐脱去起初的稚嫩与狭小，表现出对世
事沧桑的深察、对人生况味的体认。

在日本，梅娘还收获了一份恋情。恋人柳龙光是来自北京
的留学生，但孙家坚决反对，并断绝经济支持，梅娘被迫返回
长春。柳龙光为了爱情从东京追到长春，而孙家始终不肯接
受。1939年，柳龙光受聘于华文《大阪每日》报社，两人一起移
居日本。这个时期，梅娘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文学爆发，陆续创
作了《六月的夜风》《花柳病患者》《第二代》《蓓蓓》等短篇小
说。1940年，梅娘将它们结成小说集《第二代》，由新京文丛刊
行会作为“文丛丛刊”之一种在长春出版。梁山丁为之作序，给
予高度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
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
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42年，梅娘随柳龙光回国，定居北京，任《妇女杂志》编
辑。有一种说法，柳龙光此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到目
前为止，并没有可靠的佐证。有据可查的是另外一种身份：柳
龙光1942年回到北京后，曾担任日本驻华屯军文化机构《武德
报》社编辑部长、伪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这意味着他是沦陷
时期华北文坛实权派人物。但是，观察柳龙光在北京沦陷期间
的表现会发现，他只是发表过一些迎合伪政权统治的文章，并
没有其他恶行。这可能与他只是一个伪文职人员有关，也可能
他确实是中共地下党员，不得不做些官样文章来掩饰自己的
真实身份。

从梅娘的讲述来看，柳龙光并没有干涉过梅娘的创作；相
反，他利用自己的显赫身份，曾给予梅娘充分保护。正因为如
此，梅娘可以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相对从容的状
态从事写作。北京时期，是梅娘生命蔷薇的绽放期，也是她小
说创作的丰收期。她著名的“水族”三部曲（《鱼》《蚌》《蟹》）以
及未能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妇人》《夜合花开》都是这个时期发
表的。这场灿烂的文学烟花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1946年，国
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柳龙光任伪职的身份以及
梅娘在沦陷时期华北文坛的显赫地位，使他们夫妇无法再在
北京安住下去。他们先是跑到梅娘老家吉林长春，后来又辗转
到上海、台湾。

1949年 1月 27日，满载上千旅客的“太平轮”由上海开往
台湾，夜航至白节山海域与货轮“建元号”相撞，船上除36人生
还，其余全部遇难。据说，柳龙光在此次海难中身亡，他当时正
在根据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秘密指令，争取国民
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庭率部起义。也有人说柳龙光当时并
没有死，但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出可靠证据。不过可以确定的
是，他从此在梅娘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这个时候梅娘33岁，居住在台湾，身边带着两个女儿，并
且身怀六甲。何去何从？她决定返回大陆。梅娘说她相信只有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然，有人对梅娘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回
北京后新中国成立，刘仁推荐梅娘加入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
艺创作研究会。随后组织安排她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生活
逐渐安定下来。

不过这样的安定生活很快又被打断。1952年批判资产阶
级思想运动中，梅娘成了重点审查批判对象。1955年肃反运动

中，梅娘被定为特务嫌疑，并说她的丈夫柳龙光没死，梅娘是台
湾的派遣特务，与丈夫内外策应搞破坏。1957年“反右”运动中，
梅娘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改造。30多年间，
梅娘受尽磨难。先是东躲西藏，接着是次女、幼子相继病死。

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残酷的是，梅娘创造力最旺盛的
时候彻底失去了创作的权利。这个噩梦持续了 30 余年。1978
年梅娘冤案得以平反，她重新过上正常生活，重新可以执笔写
作。这是让一个作家稍感安慰的结果。但是在生命的最后 30
年，梅娘被摧折的艺术生命力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她一直坚持
勤奋写作，而那个妙笔生花、佳作迭出的盛景却再也没能重
现。这又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一面。纵观梅娘一生，她的优秀作
品大都写于 29 岁之前，1942 年前后。那个时候并不太适宜一
个中国作家，特别是生活在沦陷区的中国作家从事写作，梅娘
却凭借自己的出众才华和顽强生命力谱写了一曲文学的传
奇。那是个短暂的辉煌瞬间，却值得我们久久驻足观赏。

二
对于任何作家来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都是一个绕不开

的命题。对于20世纪中国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政治或主观或客
观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甚至命运。这种影响在梅娘身上表
现得十分突出。

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角度来讲，梅娘在上世纪40年代
的创作是一种疏离性写作。所谓疏离性写作，是指作家写作中
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既不正面肯定政治，也不直接否定政
治。对于当时的梅娘来说，生活在华北沦陷区的政治中心北
京，正面肯定日伪政权的政治是她所不愿意的，正面否定日伪
政权的政治也是不现实的。采取疏离性写作立场，使她得以在
沦陷区政治中心争取到一定的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空间。这
是一个中国作家对日伪政治的沉着抗争。

梅娘生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重灾区东北。为了最终吞
并东北，他们扶植溥仪建立起伪满洲国，借机将东北从中国分
离出去。事实上，伪满洲国根本不具合法性，它是日本军国主
义扩张的产物，是其瓜分中国的工具。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与
罪恶虽然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国际联盟也予以
谴责。但是，伪满洲国的建立确实造成了部分中国人身份认同
的混乱。在当时的东北，视伪满洲国为自己的国家，视中国为
另一个国家的人也不乏其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梅娘对
当时的混乱状况深有感触，不过她一直坚守中国身份的认同，
这与她父亲的影响有关，也与孙晓野等老师对她的教育有关。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英国洋行小使
和沙俄洋行的跑外，和日本商人也有过密切交往，但在民族大
义和国家身份认同上却十分笃定。1931年伪满洲国力邀孙志远
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他坚决拒绝并举家外出旅
行。孙志远还曾经积极联络石友三、韩复榘等华北实力派人物
共谋抗日，终无结果，这导致他忧愤塞胸，于1936年英年早逝。

梅娘的恩师孙晓野当时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者，他以自
己刚正的品格和出色的讲解，使梅娘在小小的年纪就深刻领
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培育了她深厚的民族情感。所有这
些使得梅娘有充沛的精神力量坚守自己的身份认同。梅娘的
坚守力量还来源于东北这片生养她的黑土地。东北地处北疆，
气候凛冽，养成东北人性情刚烈、敢爱敢恨、勇于抗争的人文品
格。同时，东北人的刚烈性格、开拓精神也使得梅娘能够不避猜
疑、不拘时议，在沦陷区文坛独立思考、勇敢探索，开拓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存价值。

梅娘的疏离性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生动见证了沦陷
区居民的艰难生活。在漫长的受欺辱的岁月里，东北人民是怎
样生活的？梅娘用自己的小说作了一种生动见证。短篇小说

《行路难》写一个老实本分的小学教员走投无路，打劫一个走
夜路的女子。短篇小说《侏儒》写邻居家一个外貌丑陋的男孩。
他是邻家老板与情人所生，因老板娘百般虐待，成为侏儒症患
者。侏儒虽然外貌丑陋却心地善良，最后为保护“我”而被疯狗
咬死。梅娘的小说让我们了解到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很艰难，甚
至传道授业的教员也到了食不果腹、被迫沦为打劫者的地步。

她的小说还超越现实批判层次直指人性恶。小侏儒，一个
无辜的生命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遭受难以承受的苦难，被折
磨成一个丑陋不堪的怪物。尤为可贵的是，梅娘没有板起面孔
作生硬的道德训诫。她近乎不动声色，写下人世间的困苦和不
平，把它们轻轻推到阅读者面前，让人慢慢品味，慢慢思虑，慢
慢受到感动。有时梅娘带着一丝谐诮来写沦陷区的男性青年，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阳春小曲》写了一出发生在小
理发馆的轻喜剧。小理发馆非常小，平时只有下等人光顾。可
是有一天突然进来一个漂亮的小姐。这让大师兄心旌摇荡，兴
奋不已。手忙脚乱中弄掉了小姐贴在耳朵上护伤口的纱布。小
姐微笑着离去，跟班的门警却严辞恫吓。大师兄十分害怕，却
仍忍不住想念那位漂亮的小姐。《春到人间》写了三个浮浪青
年干的一桩荒唐事。他们以招募话剧演员为名，企图诱骗虚荣
的年轻女性。没想到，他们的诡计却被三个妓女看穿，妓女们
将计就计，逢场作戏套取他们的金钱。三个青年偷鸡不成蚀把
米，而身无分文却浮浪成性的小陈，更是在妓女面前丑相百
出。无论善良或是丑恶，梅娘用传神的笔墨把那个时期沦陷区
居民的生活写了出来。阅读她的小说，那个时代沦陷区居民的
生活，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便清楚呈现在我们面前。

梅娘疏离性小说的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她对女性生活和
命运的关注。她的“水族三部曲”也可以说是“女性三部曲”，生
动展现了上世纪40年代沦陷区女性迎面遭遇的生存困难以及
她们奋力突围的勇健。4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哺育出的第一代。她们有明确的性别意识，是觉醒的
一代。女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主题，也是其一大功
绩。不过女性如何争取解放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当时显
然没有能力立刻完结它。鲁迅1923年12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语重心长地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
一方面极力张扬女性解放，另一方面却又对女性的未来充满
忧虑。鲁迅的担心并非多余。直到梅娘这一代五四后出生的女
孩长大成人，等待她们的仍然是森严的性别壁垒和冷酷的社
会现实，还有鲁迅当年没有预料到的异族的压迫。

在“水族三部曲”中，梅娘一方面具体再现了当时女性所
面临的严酷环境，另一方面也深刻表现了女性觉醒后昂扬的
生命力和勇敢与命运相抗争的不屈精神。“水族三部曲”的故
事情节之间没有连贯性，但是精神诉求上却一脉相承，步步推
进。《蚌》写青年女性梅丽勇敢追求爱情最终失败的命运。梅丽
出生于富贵人家，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她勇敢地追求自己喜
欢的同事琦。可是，他们的爱情遭到家族的坚决反对。母亲要
通过她与朱家联姻来争取家族的复兴。虽然女性在法理上拥
有争取个人幸福的自由，但是现实中家族的力量依然强大到
无法撼动。充满梦想、充满热力的青年女性碰撞上务实的专断
的家族权威，只能束手就擒。“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
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蚌》写出了初涉世
事、初萌爱情的知识女性的生命状态和不幸命运。

《鱼》写一位已婚女性移情的故事。芬上高中的时候在剧
场邂逅英俊潇洒的林省民并很快坠入爱河，等生下儿子后才发
现林早已有自己的家室。在失望和痛苦中，芬与林的表弟琳产
生了恋情。她一面与琳约会缠绵，一面自我谴责。但是，最后她
发现，琳也不过逢场作戏，并没有真正爱自己。与梅丽不同，芬
侥幸逃脱了家族专制的掌控。她的痛苦不是来自家族专制，而
是来自男女间的不平等。“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
着已经网上来的人把自己放到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在
小说《鱼》的结尾，芬虽然失望于她所爱过的两位男性，但是并
不肯放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

小说《蟹》是微型的现代版《红楼梦》，写了孙家三代女性
各不相同的悲剧命运。祖母是一个沉浸在历史规训当中、完全
屈从于传统的女性。母亲一代里，继母因为丈夫的故去获得家
庭经济支配权，但是经济权力的强大没有带给她精神的觉醒
与强大，反而使她完全成为金钱的奴隶。三婶属于传统体制内
的女强人，她因为熟练运用体制规则而占据十分优势的地位。
但是这种优势是以牺牲她自己的女性身份为代价的。她们都
属于金钱的奴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化。青年一代里，

长孙媳秀来自另一个富贵的大家庭，优越的出身使她不屑于
金钱的算计，但是，她同样没有独立意识，她乞求丈夫的爱情，
整天为丈夫的感情背叛提心吊胆、怒火中烧，属于爱情的奴
隶。给这个大家族吹进一股清新空气的是孙女玲玲和使女小
翠。玲玲厌恶于大家庭的腐烂而打算逃离出去。使女小翠没有
被贫穷的家境挤扁，也没有被孙家的富裕所吞没，她保持着一
颗纯净的心灵，一点一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幸福。与《蚌》和

《鱼》一样，《蟹》并没有给女性指出新的出路，但是，在《蟹》中，
梅娘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揭示了女性精神的种种创伤，
在一个个否定后面，隐隐暗示出女性应该努力的方向。

梅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同样贯穿于她两个未完
成的长篇小说《小妇人》和《夜合花开》中。这两个长篇创作于
北京。当时她已经成功脱离大家庭，凭着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
个人经济独立，与男性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在这样一个背景
下，梅娘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又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梅娘看来，
驱除了等级制度的压迫之后，女性与男性作为欲望个体相遇
到一起。永无餍足的欲望消耗个体的激情与爱情，男性逸出婚
姻，女性陷入痛苦之中。对于女性来说，反省自身欲望，救赎自
己是一个更重要、更长远的任务。梅娘的小说并没有多少形式
的花样翻新，但是，近乎写实的叙述风格丝毫不能遮掩她锐利
的精神触角和出众的艺术表现力。梅娘通过自己塑造的文学
形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个时期女性的生活状态，感受到她
们的精神追求和生命焦灼。

梅娘小说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呈现了沦陷区居民
作为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文化心理上复杂缠绕的图景。很
显然，沦陷区所遭遇的灾难绝不仅仅是异族军事占领那样简
单。日本作为近代崛起的一个东方民族，在很多方面走在了中
国的前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占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区后竭
力推行殖民主义文化。中国沦陷区的居民面对殖民主义文化
的强势推进，心理上必然是复杂的、纠结的。一方面对本民族
文化的落后、腐败的因素感到痛恨，对殖民主义文化中现代
的、科学的、高效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感到艳羡；另一方面，
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民族尊严有着天然的关切，对恃强凌弱的
殖民主义者有着本能的反感与厌恶。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作
家，梅娘成功地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既吸引又排斥、难以
分解、难以言说的复杂关系生动地呈现出来。

在小说《蟹》中，老祖母最喜欢二儿子，常常把他的创业史
当神话讲给下一代：“后来你爸就一心跟鬼子学洋话，学得叽
哩哇啦的。那么一来，屯子人可就享福了。你有事找孙家二先
生，我有事也找，把你爸爸捧得就跟圣人似的。”这一段讲的是
孙二爷与俄国殖民者合作的故事。在老祖母这样的普通人心
中，殖民者的罪恶已经差不多给翻过去了，她们以一种更务实
的态度处理生活。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这是一种充满危险性
的状态，照此发展下去，她们的国家认同有可能发生逆转。梅
娘在叙述时表现得十分克制，以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老祖母
的心态即是梅娘的心态。

这种结论其实是过于武断了。即使说梅娘没有勇气作为
一个战士与入侵者对决，面对普通百姓这种国家认同的动摇，
她心底也应该是非常悲哀的。同一篇小说在写到孙三爷时有
这样一段文字：“晚上的应酬更令三叔苦恼，先因为图融洽，图
自己地位稳固，好做手脚。三叔聚了许多职员到家里来，吃饭，
玩牌，他预备联络好了他们在税局里发笔大财，结果一月过去
了，连自己的蓄志都未能表达出来。税局里是账目清明，上下
严正，连一个插足的隙地都没有的。”与二爷相比，三爷简直就
是一个蛀虫。在这里，作者的心态也不难揣摩。梅娘从小生活
在这样一个令人纠结的环境里，她的叙述具有强烈的现场感。
阅读她的这类小说，会让人对沦陷区殖民化问题有深切的体
会，对中国反侵略、反殖民的任务的艰巨性有深刻认识。

三
梅娘身处沦陷区，异族占领者的专横使其不可能正面表

达自己的政治关切。在这种艰难环境下，梅娘不甘沉默，不惧
压迫，通过选取疏离性写作方式，沉着地避开异族占领者的迫
害，争取到相对从容的创作空间。梅娘的写作风格与国统区、
根据地的作家不同，但都表现了中国作家对异族侵略者奋力
抗争的精神。在短短5年左右的时间里，梅娘创作出一系列中
短篇小说和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为那个时期挣扎于沦陷
区的居民造像，为女性解放提供精神支持，是一份十分宝贵的
精神书写，其价值不容低估。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界因为机械思维的影响，
将梅娘这类作家的写作当作民族记忆的疑点甚至污点，极力
要把它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到上世纪70年代末，差不多人们
都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曾经有个叫梅娘的作家，年轻一代甚至
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个作家。但是，历史毕竟
是公正的，历史真相是不容掩盖的，也是无法掩盖的。1980年
代中期开始，一些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开始从故纸堆中重新
找回梅娘的小说，把它们重新拉回到人们的阅读视界中。他们
开始关注梅娘小说，并撰写研究论文探讨梅娘小说的价值。90
年代后期，梅娘被列入中国现代作家百家，她的文学贡献得到
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且开始慢慢成为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
一部分，这令人感到欣慰。

不过，在梅娘小说的历史化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误区。一
方面，有些研究者违背文学规律，把小说中的人物简单地等同
于作家，认为梅娘迷失了民族归属感，有意或者无心帮助了日
伪政治。这种分析应该说是过于简单化甚至有些粗暴。另一方
面，梅娘晚年积极介入自己小说的历史化工作。她曾经大幅度
修改自己40年代的小说作品。在修改过程中，梅娘表现出急功
近利、不尊重历史的偏向。她刻意删除一些表现沦陷区殖民者
与被殖民者之间灰色、纠结情感的词句、段落，或者生硬植入
一些表现民族意识、民族情绪的词句、段落，以涂改小说文本
的疏离性特征，改造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主题的文本。

这两种误区都不利于人们正确理解梅娘小说的思想意义
和艺术价值，也不利于梅娘小说历史化的最后完成。进入21世
纪，梅娘意识到自己的认识偏差，在新出版本中尽量恢复旧作
原貌，表现出一个老作家令人尊敬的勇气。

新娘是一个朋友的妹妹。出嫁的时
候，太阳高高悬挂在天际，半空中却沸沸
扬扬飘着雪花。让人不禁想起老人们常
说的一句话：好日子都让老天给占了。

送亲的车辆沿着蜿蜒的乡村道路缓
缓行驶。车上的DVD正在播放乌兰图雅
的送亲歌：“含泪告别众乡亲 ，今日出嫁
到他乡……”车窗外，缠绵悱恻的雪花落
在玻璃上融化了；车里面，离别的伤感一
遍又一遍打湿新娘的妆容。

好在路途并不遥远，车队颠簸了一
个多小时，就看见河对面的村口翘首驻
足的人群。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庄，远
离城市的繁华和喧嚣，薄薄的雪花落在
黑瓦房上，几只小雀儿在雪地上追逐，越
发映衬出村庄的恬静与安详。瞬时，一阵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打破了山谷中的沉
寂，新郎小跑着过来打开车门，抱起自己
的新娘，年轻的人们欢呼着，簇拥着新娘
和新郎向院子走去，一群孩子仿佛快乐

的鸟儿，跟在身后欢呼雀跃。
走进院子，才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幼

几乎全集中在了这里，有人泡茶，有人递
烟，有人让座，大家热情淳朴，脸上洋溢
着纯真的喜悦。角落里几个中年男人在
烧水，妇女们吱吱喳喳地在临时围起来
的厨房外择菜洗菜，手底下忙得不亦乐
乎，脸上却荡漾着灿烂的微笑。那率真的
笑声和清澈的眼神，是对新人的真诚祝
愿和分享幸福的喜悦。

小乡村有它的一整套迎亲的风俗习
惯。新人接进门，首先要给供在上席的先
人牌位磕头、上香，认祖归宗。主事的人
在旁边吩咐几句喜言，说些祝福的吉祥
话语，新郎家里添人进口，老老少少自是
喜笑颜开，热情待客。

以前农村人结婚，找一个村子里德
高望重的人主持婚礼，酒席开席前说上
两句开场白，然后就是吃饭喝酒、猜拳行
令。现在，农村生活条件普遍提高了，结

婚时大多都是请城里的婚庆公司，新娘
化妆，婚纱、礼服租用，司仪、摄影、婚车
装饰，都是一条龙服务。

一阵欢乐的音乐结束后，婚礼正式
开始，院里院外的人不约而同来到临时
搭建的帐篷下，等待婚礼开始。司仪讲开
场白、交换戒指、拜见父母，这些程式化
的婚礼步骤，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新
鲜感。一群在院子里穿来跑去的孩子们，
这时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凝神观望，
他们灿烂的笑容吸引了我，我无法猜测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心里在想什么，但那
纯净、无邪、童真的表情，的的确确让人
有些感动，那一张张笑脸上绽放的，是人
性最美的光芒。

仪式结束，我们要离开了，这时天气
晴了，但湿润的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婚事
的喜庆。新郎和新娘双双出门相送，说不
完的珍重，道不尽的祝福，一切美好期待
都珍存在轻轻一挥手的时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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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梅娘劳教保外就医

1994年梅娘在多伦多


